
君子曰：「學不可以已。」──荀子〈勸學〉 

我的祖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￭5S  陳泳淇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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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短歌行〉(節錄)  曹操 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 

慨當以慷，幽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。 

注：〈短歌行〉是漢樂府的曲調別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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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從來，蓮花都是君子的象徵，它總是亭亭玉立在池中，偶爾有一顆露珠滑過，在陽光下閃爍着

動人的光芒。這種安靜而穩重，懷才卻不露鋒芒的姿態，就像他──我的祖父。 

        小時候，祖父總是把我帶到新界的一些池塘邊釣魚。那裏的水很清澈，很涼快，有很多魚。遠

看，好像有幾艘小船在水上飄着，祖父嘴角一勾，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那是蓮花，在飄浮的是蓮葉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甚麼是蓮花。它的幽香和清淡遠遠傳來，長久不散，連顏色也是樸素的白。 

        那時候的祖父，臉上尚未見老人的皺紋，笑起來的臉總會把肉和皺紋堆在一起，有時候還會出

現酒窩，那是一種線條的美，有規則的、自然的美。祖父的黑髮漸漸隱沒，雙鬢出現一小撮白髮，

悄悄嘆息着歲月催人老的痕跡。他的手掌很大，很軟。他總喜歡把手環抱着我，把我抱起來。有時

候我會閉上眼，伸出一雙小手，觸碰他那凹凸不平的臉，由上而下。那雙修長的眉，那幾條淡淡的

魚尾紋，那挺直的鼻樑，那平凡的輪廓，深深刻進我的手裏，腦海裏。 

        他是一間書店的老闆，不是到池塘邊釣魚，就是埋首書堆。可是，他花最多時間的還是用來陪

我。小時候，父母常常出差，他們想把我送到托兒所，祖父極力反對，提出獨力照顧我的承諾。當

時的祖父看上去很年輕，愛寫詩，愛畫畫，他看書的眼光很柔和。 

        祖父畢業於某大學的文學院，是村子裏少有的知識分子。他最喜歡的一篇文章叫〈愛蓮說〉，

「出淤泥而不染……」他總愛喃喃地吟着詩句，讓視線連接遙遠的他方。似乎「天盡頭，就會有香

丘。」記得十歲的冬天，是我見他最後的一年。我穿着鮮紅色的棉襖，被祖父的手輕握着。遠處有

一個路邊攤子在冒煙，他帶我到那裏去，說：「要兩個煨蕃薯。」我接過滾燙的蕃薯，抬頭一看，

又是他一臉的笑容。「小心燙，慢慢吃。」後來，我們走進了一個墓園，他走到一個石碑前，靜靜

地凝視着。他把自己的蕃薯放在石碑前，低聲道：「你還好嗎？池塘裏的蓮花在夏天盛放……很漂

亮……」他的手握得很緊，在抖。 

        過了幾天，紅色的風吹過，一種哀傷，無形地瀰漫在村裏每個角落。在街上，每個人都很安靜。

祖父也沒特地去在意，還是冷靜地牽着我在街上走。後來，有人來書店破壞，放火燒書。祖父呆住

了，身子擺了一下，目光渙散。「祖父──」我喊醒了他。那一瞬間，他恢復冷靜。「那個就是反

無產階級鬥爭的人的女兒！」那些紅色的狼指着我吼着，爪牙直伸向我。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把我拉

到背後，那是祖父。這就是我對他的記憶…… 

        我從沒忘記，那朵消失在紅色池塘裏的蓮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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